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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府谷位于陕西省最北端，全县方言内部语音基本一致，以地域大致可分为四个小片，西部方言是

其中的一片。陕西府谷西部方言音系，包括府谷西部方言的声韵调系统、连读变调和轻声。笔者认为，
府谷西部方言中上声来源于中古清平与中古清上、次浊上，这一上声调是清平向清上、次浊上合流的结
果; 府谷西部方言的轻声总体上是调位中和现象，单字调和连调形式对轻声的控制作用较为强烈，词的

使用频率与轻声的产生基本无关，轻声是一种固定的构词手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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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在“声韵调”一节中，将来源于中古清平、

清上和次浊上的字定名为“上声”，反映了一个基本

观点，即中古清平并入清上、次浊上，后者是主流成

分。下面通过对两字组连读变调模式的分析，来印

证这一观点。

府谷西部方言普通两字组连读变调的主要类型

是前字变调后字不变调，如阳平、去声、入声作为后

字均不变调。上声作为后字读为［213］，作为前字

读为［21］。清平作为后字可以有［213］、［24］、

［44］三种读法，［24］的读法见于上声和入声作前字

的情况，［44］见于前字也是清平的情况。但清平字

作前字一律读为［24］。

据此，我们可以假设上声本调就是［213］，清平

本调就是［24］。那么上声字在作后字时保持本调

［213］，作前字时通常只能保留低降的调头［21］; 清

平字在前字为上声、入声字的词中保持［24］本调，

但在作前字时一律保持［24］本调。这种假设也能

解释上声、清平在轻声和重叠中的表现。

我们再考察一下轻声和重叠中阴平和上声的情

况。作为前字，在可以区分的诸多情况中，上声始终

保持一个低降的 21 调，清平则始终是明显的上升调

［24］。与一般连读变调的规律相类似。在名词重

叠中，清平叠字与上声叠字的区别尤为明显。下文

将会提到，上声 21 + 24 调的变调行为实际上是单个

上声的调型覆盖了整个叠字组，后字上升调是前字

音值的特征延展。清上重叠并没有使用这一规则，

因为清上作前字是一个单纯的上升调，很难覆盖全

部叠字组。

那么，府谷西部方言阴平与上声是怎样合流的

呢? 我们认为是这样的: 从中古到现代，声调发生了

合并与分化，平声分阴阳，浊上变去，这和汉语声调

演化的大趋势是一致的。发展到一定时期，阴平又

与清声母上声字和次浊声母上声字合流。单字调已

经合流，而在变调中仍保持区别，说明本调的变化要

比变调快。

( 三) 轻声的性质和差异

1、A类轻声

北京大学《现代汉语》教材中对轻声的定义是:

“一个词或一句话里的音节念得短而弱，失去了原

有的声调，叫做轻音( 或轻声) 。”［1］［p118］这个定义用

来形容北京话的轻声是恰当的，而府谷西部方言的

这一类轻声，首先不是“一个没有音高变化的短促

音节”，它的调值固定，并不能随前字声调的高低升

降而变化，也不能“处理成没有起点和终点、没有音

高变化的音点”［2］［p209］。那么，它到底是一种什么

样的轻声呢?

就语音表现来看，府谷西部方言的这类轻声在

弱化程度、调值等方面均比北京话的轻声程度弱，而

数量和范围则比北京话轻声词大。同时，通过与普

通话连读变调行为的对比，我们发现，这类轻声与一

般连读变调的关系密切。从上文的描写可以看出，

浊平和去声作为后字抵抗轻声的能力最强，它们均

是一般两字组中从不变调的声调。清平、上声、入声

最容易进入轻声规则，它们恰好在一般的两字组中

发生变调。这说明，至少在声调条件上，府谷西部方

言的单字调、连调模式对轻声的出现具有一定的控

制作用。

那么，除声调条件之外，府谷西部方言中这类轻

声的形成还有没有其他制约因素呢?

我们知道，轻声的获得往往伴随着双音节词或

词组的词汇化。府谷西部方言的这类轻声显然也是

一种构词手段。词组是不能够轻读的，如果轻读，说

明它已经凝固成词。而双音节复合词一旦进入轻

声，意义凝固性也显著增强。在一些声韵调相同的

词、词组之间，轻声具有明显的区别作用。如: 拌汤

食品名≠拌汤，早起早晨≠早起，滚水≠滚水，行李

≠行礼。值得注意的是“清平 +上声”与“上声 +

上声”组合，通过例证我们发现，在一般两字组中，

其连调行为虽然均为“24 + 213”，但绝大多数情况

下是词组的变调行为。“丢脸”、“火种”等词例虽然

遵循规律读为“24 + 213”，但几乎都是书面语色彩

强烈或方言中不常说的词，对当地人而言比较陌生，

所以与词组的处理方式无异。类似的词还有“花草

砂眼 天理 亲手 亲友”等。而那些轻读的词例，则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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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意义凝固的口语常用词，随机列举如下:“基本 泔

水 潇洒 烧酒 资本 中午 生产 公里 辛苦 牲口 雨伞

小米 起码 打扫 水果 晌午 滚水 早晨 老虎 老鼠”。

还有少数双音节词，可以分别进入这两种模式，没有

意义上的区别，可能正处于高度词汇化的过程中，

如:“广场 首长 鼓掌”。可见，在这两种组合中，上

声作后字不变调的情况除词组外，就是书面化的、前

后字意义相对独立的词。据此，我们甚至可以说，

“清平 +上声”与“上声 +上声”的两字组连读变调

一般模式就是“24 + 21”调。

从清平、上声与上声的组合来看，词的使用频率

与轻声的产生似乎有一定的关系，但并不是一种绝

对的控制关系。轻读的词均为口语常用词，但同样

常用的词却不一定都读轻声。拿地名来说，北京话

中地名并不轻读，而在府谷西部方言中部分轻读。

榆林市十二个县区是府谷人熟知的，最为常用的

“府谷”首先不读轻声，不符合声调条件的“米脂

( “脂”当地读清平) 、佳县、清涧、子洲”四县也不轻

读，“榆林、神木、绥德、定边、靖边、横［xu?? 53］山、

吴堡”七县区在声调允许的范围内，所以读轻声。

同样，从全国范围来看，“陕西、内蒙、宁夏”这些本

地人极为熟悉的地名均不读轻声，而“山西、四川、

北京、甘肃、河南、贵州”等则读轻声。府谷西部方

言对地名的读法并不是孤立的、个别的，临近的神木

话与府谷西部方言的表现相同。榆林市区方言虽然

阴阳上去入俱全，但在地名的轻读上，仍然与府谷西

部方言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。显然，府谷西部方言

地名中的轻声除受到周边方言的影响之外，制约因

素主要是声调条件，与词的常用程度基本无关。

基于以上分析，笔者认为，对府谷西部方言的 A

类轻声最恰当的定性为: 它是一种受声调条件控制

的中和调。邢向东先生指出，神木话的轻声化模式，

“从音位学的现点看……是重轻式语音词中的调位

中和现象，它的中心可能是清上字( 即上声字，笔

者) 轻化的调。也就是说，在重轻式语音词中，原来

不同的声调因轻读而趋同，由不同的调位变为同一

个调位，从而失去了辨义功能”［3］。府谷西部方

言的这类轻声和临近的神木话并无本质的区别。这

种“不同的声调因轻读而趋同”的现象几乎可以概

括府谷西部方言所有的轻声现象，唯一的例外是上

声叠字组，读 21 + 24 调，在听感上既不“轻”也不

“短”，这其实是调位中和的另一种表现，即前后字

均使用了前字的调值，后字音值是前字音值的特征

延展。因此仍然可以当作轻声词来处理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对不同的声调而言，这种调位中

和的强弱和可能性是有差别的，上文已经提到了清

平、上声、入声与浊平、上声在进入轻声规则时的不

同表现。从调位中和的角度上说，去声和浊平对抗

中和的能力最强，使后字的调位发生中和的力量最

大。清平、入声次之。上声能力最弱，力量最小。可

见，府谷西部方言的调位中和，与单字调和不同声调

在连读变调中的稳定性具有密切的关系。

2、B类轻声

从听感上说，B 类轻声中舒声字的轻读不如舒

声促化字典型。较 A类轻声而言，前者弱化程度更

强，但时长缩短的幅度较小，仍像 A 类轻声中的低

降调。后者则与北京话轻声无异。舒声促化字的轻

读基本与“轻声化即是入声化”的现象相吻合。但

它们只有在声调允许的条件下才读轻声，在上声字

后面不能轻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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